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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Lectio Divina聖言誦讀

(16/11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)

李子忠

得前5:1-6




1弟兄們，至論那時候與日期，不需要給你們寫什麼。2你們原確實知道：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。3幾時人正說：「平安無事，」那時滅亡會猝然來到他們身上，就像痛苦來到懷孕者身上一樣，決逃脫不了。4但是你們，弟兄們，你們不是在黑暗中，以致那日子像盜賊一樣襲擊你們；5你們眾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；我們不屬於黑夜，也不屬於黑暗。6所以我們不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，卻當醒寤清醒。
上下文：
得撒洛尼（Thessalonica）是保祿第二次傳教旅程上的第二個傳教地點（宗17:1），保祿在那裡「一連三個安息日，根據聖經和他們辯論，闡明指出默西亞必須受難，並從死者中復活；且說：我向你們所傳報的耶穌，就是默西亞」（宗17:2-3）。

保祿離開得撒洛尼後到了雅典，得悉得撒洛尼信友受到猛烈迫害，遂打發弟茂德前往探望；及至弟茂德由得撒洛尼返來時，保祿已轉到了格林多（宗18:5），弟茂德遂到那裡報告得撒洛尼的近況：信友面對迫害，仍堅守信望愛三德；雖有猶太人毀謗保祿，但信友對保祿仍忠貞不貳。可是，也有些信友重蹈覆轍，甚至犯邪淫和懶惰。
當時，連保祿在內，大部分信友都以為基督再來在即，殷切期待，希望有生之年得見主光榮的來臨。甚至有人因親友去世，未能與自己和那些還活著的人歡迎主光榮的降臨，而過份悲傷。保祿聽了上述的各種情形，遂寫下了這封書信。所以本書的目的，不外是安慰與鼓勵新信友們，同時也是為反駁他的敵人對自己的毀謗；此外他更勸勉那些游手好閒的人要殷勤工作，最後講解了一段有關基督再來的道理，說明了基督徒應有的真正末世觀。
這封信是保祿書信中及新約中最早的作品，約寫於公元51和52年之間，地點是格林多（而格前則約寫於55年），比最早寫成的福音（馬爾谷福音約於70年左右寫成）差不多要早二十年。由於保祿在這信中寫道：「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來到」（5:2），以致不少信友推想，主來臨的日子已經非常逼近，那些偷懶好閒的人，遂較前更為消極。保祿為消除他們的謬見和惡習，被迫要再寫了一封信（得後），以糾正他們的謬誤。

釋經：

－「那時候與日期」（1）：「時候」（chrónos = זמן zman）指「一段時間」（period of time）（瑪2:7黑落德查問「那星出現的時間」，即那星出現了有多久；路8:27革辣撒的附魔人「很久不穿衣服，也不住在家裡，而住在墳墓中」）；或指「一連串的時間」（succession of time）（訓3:1「事事有時節」，即跟著先後次序出現的時間或季節；宗20:18「自從我來到亞細亞的第一天起，與你們在一起，始終怎樣為人」，即由亞細亞開始，經過不同地方，直至現在；羅16:25「從永世以來chrónois aioníois」，即由創世，經不同時期，一直至今）；或「一個持續的時間」（duration of time）（谷2:19直至「新郎仍與他們在一起的時候」）。

「日期」（kairós = עת ‘et），或稱「時辰」、「時刻」（hóra = שעה sha‘a），即一個「特定的時候」，尤指關鍵時刻，如救恩的時候（訓3:1b-8「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：生有［定］時，死有［定］時…」；若2:4「我的時刻尚未來到」）。一般而言，kairós重質量，chrónos重數量。

保祿此處所指的「那時候與日期」，即他所說的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（parousia）」（5:23）或「主來臨」的時候（4:15）。得撒洛尼信友歸依天主後，一心「事奉永生的真天主，並期待他的聖子自天降下」（1:9-10）。保祿也不斷為他們祈禱，好使他們的愛增長，好能「在我們的主耶穌同他的眾聖者來臨時，於天主我們的父前，在聖德上無可指摘」（3:13）。

因此，期待主再來正是得撒洛尼人所關注的，認為主很快就要來到，這成了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準則，一切都以此來衡量，一切現世事物的價值都成了相對的。就正如保祿在幾年後寫給格林多信友時所說的：「弟兄們，我給你們說：時限是短促的，今後有妻子的，要像沒有一樣；哭泣的，要像不哭泣的；歡樂的，要像不歡樂的；購買的，要像一無所得的；享用這世界的，要像不享用的，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」（格前7:29-31）。 

－「主的日子」（2）：「上主的日子」（heméra kyríou = יהוה יום yom YHWH）原是舊約的一個重要觀念，指天主顯示自己的威嚴和公義的日子，尤其是針對以色列人的仇敵而言。但後期的先知卻警告選民，上主的日子是懲罰所有犯罪的人，不論是選民或是外邦人（亞5:18）。在充軍以前，上主的日子通常指歷史上的一場大事變；在充軍時，直到新約時代，漸漸變為指示末世的審判（索、拉、岳、匝等）。總而言之，上主的日子提醒人們：領導並完成人類歷史的，只有天主。

在新約中，這觀念特指「基督的日子」或「主［耶穌］的日子」（斐1:6, 10；2:16；格前1:8；5:5）。漸漸的這觀念多次指那已開始的末世時期，即教會的時期（若一2:18；瑪24:19；路17:22, 26；21:6）。但這觀念也被用來指耶穌再度來臨、世界的審判及耶穌所受至上的尊榮這三個成分（瑪24；25）。

－「夜間的盜賊」（2）：以「夜間的盜賊」（kléptes en nuktí）來比喻「人子的來臨」，見於瑪24:43-44「如果家主知道，盜賊幾更天要來，他必要醒寤，不讓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為此，你們應準備，因為你們不料想的時辰（hóra），人子就來了。」古代的房屋有時以泥磚建成，盜賊挖穿房屋之事屢有發生，梅瑟法律也有明文規定如何懲罰這些竊賊（出22:1-3）。

－「平安無事」（3）：「平安」（eiréne = שלום shalóm）；「無事」（aspháleia = שלוה shalwáh）。正如昔日耶肋米亞先知時代的假先知所做的，「他們草率治療我人民的瘡痍說：好了（shalóm），好了！其實卻沒有好」（耶6:14）。當人以為平安無事，不去追求正義，關顧窮人時，「滅亡會猝然來到他們身上。」

－「像痛苦來到懷孕者身上」（3）：「痛苦」（odín = חבל hevel），即生產時的痛苦是不能倖免的，喻意人們必會遭遇困苦，「決逃脫不了」。「產痛」是猶太傳統描寫默西亞時代所用的比喻之一（משיח חבלי hevle Mashiah）：默西亞來臨前，必有一段痛苦艱難的時期，尤如產痛必臨在懷孕者一樣。這信念也見於本書信，主來臨前必有困苦出現。

－「光明之子」及「白日之子」（5）：「光明之子」（huioí (tou) phótos = האור בני bene ha’or）或「白日之子」（huioí (tes) heméras = היום בני bene hyyom），與「黑暗之子」（1Q及4Q）或「今世之子」（huioí tou aiónos）（路16:8；20:34）相對。「光明之子」即那些在天主真理的光照下行走，並實踐耶穌教訓的人。

－「醒寤清醒」（6）：「醒寤」（gregorómen = נשקד nishqod）即保持醒覺、關心、注意之意。天主曾向耶肋米亞作杏樹的比喻（耶1:11-12），說明自己時常警醒，使祂的話予以實現：原來在希伯來文裡，「杏樹」與「警醒」同為一字（שקד shaqad），因為正當其他花木生芽之際，杏樹早已萌芽吐艷，開花結果了，它是暮冬最早起的樹木。「清醒」（néphomen）指人並非喝醉，「喝醉的」猶如「睡覺的」人，包圍他們的「黑夜」是指他們醉生夢死的可憐狀態（5:7）。但「我們做白日之子的，應當清醒，穿上信德和愛德作甲，戴上得救的望德作盔」（5:8）。保祿在另一處說：「要拿起信德作盾牌，使你們能以此撲滅惡者的一切火箭；並戴上救恩當盔，拿著聖神作利劍，即天主的話，時時靠著聖神，以各種祈求和哀禱祈禱；且要醒寤不倦」（弗5:16-18）。

保祿和初期信友漸漸明白到，主固然要再來，但「那時候與日期」並非他們所想的那樣逼近。但這並沒有改變基督徒的基本末世觀和實踐，他們「不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，卻當醒寤清醒」（5:6），因為他們是「光明之子」及「白日之子」（5:5），必須時常準備，因為正如耶穌所說的：「你們不料想的時辰（hóra），人子就來了」（瑪24:44）。這末世觀不在乎知道人子來臨的確實時辰，而是在於時常作好準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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